小小戒可捨嗎?
——摘錄自《現代佈施》
（有好幾次，有人向作者說，比庫只需要持守「大」的戒條，因為佛陀說僧團可以捨棄小小戒。以下是經過編輯後的對話：）

居士甲：但是佛陀向阿難尊者說，如果僧團要的話，他們可以捨棄小小戒。它的意思肯定是說比庫不需要持守所有的小小戒。

比庫：好，那隨你。
居士甲：（微笑）佛陀的意思是什麼？

比庫：《彌林達問經》（Milindapa¤hà）說他這麼說是為了考驗僧團。
居士甲：是真的嗎？

比庫：如果我們懷疑這項解釋，只有一個辦法能夠找到答案。

居士甲：怎樣？

比庫：去問苟答馬 (Gotama喬答摩)佛本身。

居士甲：（微笑）但那是不可能的！

比庫：的確如此。

居士甲：那麼應該怎麼辦？

比庫：遵從佛陀一再所說的去做。
居士甲：（微笑）那是什麼，尊者？

比庫：持守戒律，學習佛法，禪修以便了悟佛法，超越哲學或概念層次的佛學，進而嘗試證悟涅槃與阿拉漢果。

居士甲：（微笑）

比庫：你可以從研讀《大般涅槃經》（Mahàparinibbàna Sutta）
開始，因為這樣你便會明白，這部經以許多方法回答了你的問題許多次。你知道這部經嗎？

居士甲：我沒有讀過這部經。

比庫：你引用了自己還沒有讀過的經文？
居士甲：（笑）是的，尊者，我只是聽說而已。

比庫：你聽了整部經，包括它的解釋？

居士甲：沒有，尊者。
比庫：那是說你不知道全文。當我們斷章取義時，便可能會誤解經文，以及感到迷惑。在此所發生的便是這樣。

居士甲：尊者，請您解釋。

比庫：這部經很長，要解釋的話需要花很多小時。所以讓我們只討論跟你的問題有直接關係的部分。

這部經開始時，佛陀給與有關離車人的幸福的勸告，過後佛陀向比庫僧團解釋，這項勸告也適用於僧團，然後再加了幾項。你知道佛陀說了什麼嗎？

居士甲：我想是有關要時常聚會的事。

比庫：是的，正確。還有其他四十七項事。
居士甲：那些是什麼，尊者？

比庫：所有四十八項都跟你的問題有關，也關係到比庫眾的幸福。在此列舉其中幾項：

· 比庫眾不制新戒條，不去除已有的戒條，而遵循已制定的戒條。

· 比庫眾恭敬、尊敬、敬仰及禮敬長老比庫、經驗豐富者、出家已久者、僧團之父、僧團之領導，以及認為值得聽從他們。（在此，佛陀不只是指戒臘上的長老，而是指戒臘、行止與智慧上的長老。）

· 比庫眾有慚愧心、多聞、決意、正念、睿智。

你認為怎樣？當佛陀說比庫眾必須有慚愧心的時候，他是否是說比庫必須因為穿著和在家人不一樣而感到慚愧？因為沒有錢而感到慚愧？因為持守「落伍」的戒律使得「可憐的」施主「不方便」而感到慚愧？因為沒有手提電話，使得「可憐的」施主必須老遠地跑到寺院去找他們說話而感到慚愧？因為沒有參加籌款而感到慚愧？因為不知道最新的新聞、最近的戰爭、戰爭的謠言、昨天國會發生了什麼事等等而感到慚愧？因為不是電腦專家而感到慚愧？因為不精通現代科學而感到慚愧？因為沒有參加政治而感到慚愧？簡單地說，佛陀是否是說，比庫眾應該因為在文字和義理方面遵循佛陀的勸告而感到慚愧？

居士甲：（笑）不是，尊者。他們應該因為沒有遵循佛陀的勸告而感到慚愧。

比庫：你認為怎樣？當佛陀說比庫眾必須多聞的時候，他是否是說比庫應該精通魔術、天文學與算命？他是否是說比庫應該精通世俗的科目，例如醫學、企業、經濟、社會學、哲學、政治科學、佛教文化、傳媒學、精神治療、其他宗教、其他修行、其他教理、其他導師等等？

居士甲：（笑）不是，尊者。他是說他們應該精通法。

比庫：哪一種法？

居士甲：（微笑）佛法。

比庫：佛陀的戒律不是佛法嗎？

居士甲：是佛法，尊者。

比庫：薩度，薩度，薩度！

佛陀說僧團要得到福利的另外兩項條件是：

· 比庫眾培育七覺支（念、擇法、精進、喜、輕安、定及捨）。

· 和同修比庫們相處時，他們在公開與私下兩方面都修持戒律，其戒完整圓滿、清淨無染、導致解脫、受到智者讚嘆、不被（世俗利益）影響、有利於令心得定。

是誰給與這項勸告？

居士甲：佛陀。

比庫：這項勸告是否說到比庫眾不需要持守所有的戒？

居士甲：沒有，尊者。

比庫：佛陀一而再地以種種方式說：

「諸比庫，應當具足戒與具足巴帝摩卡而住！應以巴帝摩卡律儀防護而住，正行與行處具足，於微細的罪過也見怖畏。受持學習於諸學處！」──Sampanna-sãlà, bhikkhave, viharatha, sampanna-Pàtimokkhà; Pàtimokkhasa§varasa§vutà viharatha, àcàra-gocara-sampannà; aõumattesu vajjesu bhaya-dassàvino; samàdàya sikkhatha sikkhàpadesu.

佛陀向誰說必須知見最微小過錯的危險？

居士甲：向比庫眾說。

比庫：向比庫僧團說，而且是一而再地說。在這許多次當中，有一次他討論了比庫可能會有的十七種願望。佛陀說，每一種願望都必須在該比庫修行增上戒、增上定及增上慧之下才可能實現。舉例而言：
「如果有比庫希望：『但願我使用袈裟、缽食、住所和藥物這些必需品，能夠為它們的施者帶來大果報、大利益』，那麼他便應該

1. 圓滿戒律、

2. 令心向內得定，不忽視禪那、

3. 擁有觀智、

4. 安住於空舍。」

說到比庫的第十七個願望，即證悟阿拉漢果時，佛陀再舉出這四項
。這是誰說的？
居士甲：是佛陀，尊者。

比庫：在整部三藏裡，佛陀在哪裡曾經給與比庫僧團相反的勸告？佛陀在哪裡說過比庫僧團不必知見最微小過錯的危險？

居士甲：我不知道。

比庫：我也不知道，現代多聞、認真且睿智的僧團之父們也不知道。若人恭敬地閱讀三藏，他是不會看到這樣的事的。若人不恭敬地閱讀三藏，他便會看到任何事。到時候，他甚至看到佛陀教導民主、人權、平等、生態學、哲學，總之是一切：甚至有人看到佛陀教導有自我的存在。

為什麼我們會對法擁有這樣扭曲的見解？那便是跟我們的願望有關。如果我們對佛陀及其證悟有完全的信心，我們對法的態度是純粹實用的：我們以它為木筏，因為我們只是希望能夠達到梵行生活的目標──涅槃、證悟阿拉漢果。

「諸比庫，沙門生活的目標是什麼？滅貪、滅瞋與滅痴。」

如果我們對佛陀及其證悟沒有完全的信心，我們對法的態度是抽象的、情感的、甚至是奇妙的，但在一切情況裡，它都是被曲解的、世俗的，因為我們的願望是世俗的。舉例而言，我們不是為了證悟涅槃而成為比庫，只是為了成為比庫，為了運用宗教師的權力，為了做傳教的工作及其他社會上的「宗教活動」，為了執行既奇妙且荒謬的救世任務，為了令每個人快樂等等，而成為比庫。為了實現這些願望，我們用法來找法的漏洞，制造藉口用法來達到世俗的目的。這樣的話，我們就像擅於為罪犯辯護的律師。該律師可能知道他的客戶是罪犯，但是因為貪欲，他還是為他辯護。該律師也可能不知道他的客戶是罪犯，但是因為愚痴，他還是為他辯護。這種原理也發生在比庫和居士兩者身上。我們以為業報法則便像是國會制定的憲法一樣；我們以為，如果足夠聰明的話，人們便可以突破業報法則、逍遙法外。但是業報法則並不是這樣運作的。

這分析了為什麼我們會有認為比庫不需要持守佛陀所制的戒律的荒謬想法。且讓我們再探討《大般涅槃經》。佛陀向阿難尊者說什麼？

居士甲：他說如果僧團要的話，他們可以捨棄小小戒。
佛陀說的如下，不多也不少：

「阿難，如果僧團願意，當我入滅後，可以捨棄小小學處。」

比庫：但是當時僧團是否想要捨棄小小戒？

居士甲：不。在第一次經典結集時，他們決定不更改任何戒條。
律藏解釋，大咖沙巴尊者告訴僧團，當他和一大群比庫隨眾在大路上行走的時候，他們聽說佛陀已經般涅槃。那時候，許多比庫都感到很徬徨，但有一位老年出家的比庫說：「夠了，諸位尊者，不要傷心，不要哭泣，我們已經擺脫了這位大沙門。當他說『允許你們這個；不允許你們這個』的時候，我們感到煩擾。但是現在我們愛怎麼做便怎麼做，不愛做的便不必做。」

大咖沙巴尊者知道這種想法的危險，所以他向僧團建議：「諸位尊者，在非法還未發揚光大、法被制止之前；在非律還未發揚光大、律被制止之前；在說非法者變強、說法者變弱之前；在說非律者變強、說律者變弱之前，且讓我們背誦法與律。」

當時，僧團請大咖沙巴尊者挑選五百位阿拉漢來結集經典，雖然這包括那時候還不是阿拉漢的阿難尊者。後來這件事在結集時被提出來，僧團也完全依照佛陀所制的議程來討論它，最後僧團的決議是：不更改戒律。

比庫：正確。誰是僧團？

居士甲：五百位阿拉漢。

比庫：五百位什麼？

居士甲：（微笑）五百位阿拉漢。

比庫：只是五百位凡夫比庫組成的僧團，在某個市中心五星級酒店享用晚餐時在閒談？

居士甲：（微笑）不，尊者，是五百位阿拉漢。

比庫：這些是五百位阿拉漢，也就是說他們都已經通達了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與增上解脫。而且他們都是在佛陀親自教導之下成為阿拉漢。他們認識佛陀本人，聽聞佛陀親口說法，這些阿拉漢包括了大咖沙巴尊者、阿奴盧塔尊者、伍巴離尊者（佛陀親口宣布他是最精通戒律的比庫弟子）和阿難尊者。是不是？

居士甲：是的，尊者。

比庫：現在我們是否應該抬起自己愚昧的頭來說他們作出了錯誤的議決。你認為怎樣？

居士甲：但是時代已經變了，尊者。

比庫：什麼？

居士甲：現在跟佛陀時代的環境已經不一樣了，尊者。

比庫：那是你的教法？

居士甲：（微笑）但這是事實。

比庫：誰說的？

居士甲：每個人都這麼說。尊者，這是常識。

比庫：每個人都這麼說？是的，因為幾乎沒有人懂得法。說它是常識，那也對，那是說它是無知、被誤導的凡夫的知識。你要歸依這樣的知識？

居士甲：（微笑）佛陀怎麼說，尊者？

比庫：佛陀說八邪道分導向惡道，八聖道分導向涅槃。這是法，這法不會隨著時代改變：戒律便包括在法之內。

再者，如果我們認為佛陀時代的導向滅苦之道跟現在的很不一樣，那只是我們在顯現自己對世界歷史的極大無知，對一切古代世界歷史的極大無知，對現代世界的極大無知，對理論和實修兩方面的法與律的極大無知：顯現對無明、無明之因、無明之滅盡及導向無明滅盡之道的無知。這是不修習三增上學的自然後果。由於根本沒有修習三增上學，更別說是圓滿它們，我們自以為比那些不單只是修習三增上學、而且已經圓滿它們的人──第一次經典結集的五百位阿拉漢──更懂得法與律。佛陀是否叫我們應該這麼作為？

居士甲：（微笑）不，尊者。
比庫：那五百位阿拉漢不是最年長的長老比庫？不是經驗最豐富的比庫？不是出家最久？不是僧團之父？不是僧團的領導？

居士甲：他們是的，尊者。

比庫：佛陀說了什麼？我們應該還是不應該恭敬、尊敬、敬仰及禮敬那五百位阿拉漢？

居士甲：（微笑）他說我們應該，尊者。

比庫：佛陀在哪裡這麼說過？

居士甲：在《大般涅槃經》裡。

比庫：所以還需要討論什麼？這在很久以前已經完全依照佛陀所制的議程來討論而議決了。這是沒有疑問的。而且在戒律裡，有一條戒說比庫不可對已經透過正確討論議決的事再提出動議
：肯定不會在兩千五百多年後再提出動議。

再者，佛陀更針對這種錯誤而制了一條戒。該戒說，如果比庫向另外一位比庫誹謗戒律，說學戒會導致追悔與憂慮，以及說為了避免追悔與憂慮便應該避免學戒，那麼他便犯了巴吉帝亞罪(pàcittiya)。這條戒也說，如果比庫向一位居士誹謗戒律，他便犯了惡作罪 (dukkaña)。還有什麼疑問嗎？

居士甲：沒有，尊者。

居士乙：但是佛陀說不應該執著戒禁和儀式。

比庫：是嗎？

居士乙：那麼我們不應該執著戒律。

比庫：隨你。這種看法不是出自覺悟，甚至不會是出自想要覺悟；它是出自受到貪欲驅使的憶測及尋找漏洞。其結果是大大地曲解佛陀的教法，這是很嚴重的惡業。

居士丙：但是佛陀說我們應該把筏放下。

比庫：更多的尋找漏洞和曲解。你可以去問一個五歲的小孩，一個在海洋中捨棄了筏的人最終會沉進海裡，還是到達陸地？你認為他會怎麼回答？

居士丙：（笑）那人最終會沉進海裡。

比庫：是否需要阿拉漢的證悟，或需要精通佛法才能夠明白這一點？

居士丙：（微笑）不需要。

比庫：那麼為什麼還要說把筏放下？

居士丙：但是很多人都這麼說，這很令人迷惑。

比庫：你要跟隨很多人，還是跟隨一個人──佛陀？而且這是完全毫無迷惑的；事實上，坦誠、率直的人是不會對這樣簡單的事感到迷惑的。所需要的只是坦誠、正直、真心、一致等等。佛陀說這種行為有助於證悟。舉例而言，他以年輕的男居士長壽（Dãghàvu）的事來解釋這一點。長壽英年早逝之後，佛陀說：

「諸比庫，長壽居士是智者。他依法過活，不跟我爭論法來煩我。」

這種行為的結果是什麼？

「諸比庫，完全滅盡五下分結之後，長壽居士已經成為一個化生者，必定會在該處證入涅槃，不必再從該界回來（欲界）。」

居士丙：所以我們不應該發問？

比庫：誰說我們不應該發問？

居士丙：（微笑）我們不應該煩比庫。
比庫：有些問題是出自想要爭辯，有些是出自想要學習，又有些則是出自想要打發時間、想要娛樂。

出自想要爭辯的問題，肯定是出自想要培養對法懷疑與不敬的意願，這種問題是很有害的，而且必定不一致。出自想要打發時間（閒談）的問題也是有害的，而且必定不一致。人們問剛剛已經回答的問題，或問與自己所問的另一個問題互相衝突的問題。這兩種問題不但麻煩自己，而且也麻煩別人。出自想要學習的問題則對自己和別人都有益。
要停止懷疑和迷惑的一個好方法是學習怎樣依法判斷事情。佛陀向咖喇瑪人（Kàlamà）解釋了這一點。你知道《咖喇瑪經》（Kàlamà Sutta）嗎？
居士丙：知道，尊者。佛陀說我們不應該跟隨傳統，應該只做我們親自知道是正確的。

比庫：佛陀沒有這麼說。他說我們不應該只是「因為」某事是傳統便跟隨它：這完全沒有說到我們不應該跟隨傳統。佛陀給與作為判斷的準繩，肯定不是我們自己愚昧的體驗。佛陀向咖喇瑪人提出五項作為判斷的準繩：

1. 對我們有益，還是無益？（hitàya và ahitàya và?）

2. 是善，還是不善？（kusala và akusala và?）

3. 當受指責，還是無可指責？（sàvajjà và anàvajja và?）

4. 智者非難，還是智者讚嘆？（vi¤¤u-garahità và vi¤¤uppa- satthà và?）

5. 導向無益及痛苦（ahitàya dukkhàya），還是導向有益及快樂？（hitàya sukhàya?）

在此，佛陀有沒有說，我們應該只相信我們自己的體驗？

居士丙：沒有，尊者。

比庫：佛陀有沒有說，我們應該依據多數人非難還是多數人讚嘆來判斷？佛陀是民主主義者嗎？量重於質是佛陀的教法嗎？

居士丙：（笑）佛陀說我們應該依據智者非難還是智者讚嘆來判斷。

比庫：那麼你認為怎樣？如果我們尊敬佛陀所制的戒律，那是智者所非難的，還是智者讚嘆的？

居士丙：誰是智者，尊者？

比庫：在這充滿錯誤資訊和專家政治的迷惑時代，這不容易分辨。咖喇瑪人就好得多了，因為從他們回答佛陀的方式，可見他們擁有智慧。但他們並不是佛教徒，不是嗎？

居士丙：我不知道，尊者。
比庫：咖喇瑪人承認自己感到迷惑，只有在佛陀幫助他們解除疑惑之後，他們才歸依佛陀。但是我們比較幸運，因為我們已經是佛教徒。在佛教徒當中，誰是最有智慧的？

居士丙：佛陀。

比庫：佛陀有沒有說只有佛陀才是智者？
居士丙：我不知道，尊者。
比庫：我們剛剛提到一位居士是被佛陀稱為智者的，但他並不是唯一的。在《大般涅槃經》和許多其他地方裡，佛陀說諸阿拉漢是智者：甚至在阿難尊者還沒有成為阿拉漢時，他便被佛陀稱為智者。佛陀也建議那些不了解法的比庫們來問他，或去問那些智者比庫，例如第一次結集的五百位阿拉漢：

因此，諸比庫，你們了解我的話的含義時，便謹記它；你們不了解我的話的含義時，便來問我，或問那些智者比庫。

居士丙：是的，尊者。

比庫：因此這是很簡單的，對於恭敬佛陀所制的戒，佛陀或其他阿拉漢會批評，還是會讚嘆？

居士丙：讚嘆。

比庫：恭敬佛陀及他所制的戒，會為我們帶來損害與痛苦，還是會帶來利益與快樂？

居士丙：利益與快樂。

比庫：佛陀也解釋，戒（對比庫來說便是完整的比庫戒）是快樂的先決條件，而快樂又是證悟的先決條件：

· 戒是為了無悔……

· 無悔是為了愉悅；

· 愉悅是為了喜；

· 喜是為了輕安；

· 輕安是為了樂；

· 樂是為了定；

· 定是為了如實知見諸法……

這樣還能說佛陀對戒律還說得不清楚嗎？

居士丙：很清楚。

比庫：那還需要無謂地憶測佛陀對阿難尊者所說的話嗎？為了爭論，為了激起疑惑和迷惑？

居士丙：（笑）不需要，尊者。

比庫：那麼應該做什麼？

居士丙：修行布施、戒、定與慧。

比庫：薩度，薩度，薩度！

� 佛陀就是在這部經裡說僧團可以捨棄小小戒。


� 有一次，佛陀稱呼一位年輕的沙彌為長老。當比庫們對此表示不滿時，佛陀解釋：「他不會只是因為白了頭髮便是長老，僅只是年歲大的人名為『白活到老』。」（《法句經》第260首偈）


� 《中部·若有願經》（M.I.i.6 âkaïkheyya Sutta）


� 註釋解釋：（1）增上戒學；（2）增上心學；（3）增上慧學；（4）成就後兩學的地方。


� 在《相應部·第二沙門經》（S.V.I.iv.6 Dutiya Sàma¤¤a Sutta）裡，這是指阿羅漢果。


� 佛陀解釋：「諸比庫，惡身行……惡語行……惡意行會產生所願、所欲且可喜的果報是不可能的：這樣的事不曾見過。」（《增支部·不可能聖典》A.I.xv Aññhànapàëi）


� 律藏·巴吉帝亞·第7品·第3條：若比庫明知已如法裁決的諍事，為了再度甘馬而翻案者，巴吉帝亞。(Yo pana bhikkhu jàna§ yathàdhamma§ nihatàdhikaraõa§ punakammàya ukkoñeyya, pàcittiya§.)


� 《相應部·長壽男居士經》（S.V.XI.i.3 Dãghàvu-Upàsaka Sutta）


� 《中部·蛇喻經》（M.I.iii.2 Alagaddåpama Sutta）


� 《增支部·十集·什麼目的經》（A.X.I.i.1 Kimatthiya Su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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